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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2009 年国庆前，在一个科普界人士聚会的

宴席上，“老科普作家沙龙”主持人汤寿根先

生兴奋而又神秘地宣示：“给大家一个惊喜！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回来了，请他讲几句吧。”

这时，一位两鬓斑白、儒雅潇洒的古稀老

人起身向大家鞠了一躬，一口四川口音也随之

“流”出：“我是甘本祓，大家可能不记得我

了。过去我也写过一些科普读物，20 多年前

去了美国。由于工作繁忙，封笔多年，也与老

友们疏于联系，这次回国找到科普作协，今天

又见到各位旧友新知，算是重新归队吧……”

掌声响起、老先生落座之时，我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端起酒杯，快步向坐在我对面的

老前辈走去，不及自我介绍就急切地对他说

道：“甘老师，我还记得您！我小时侯读过您

“喜笑颜开”写科普
———访甘本祓

尹传红

甘本祓简介

微波技术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科普作家。1937 年

生于四川成都，1959 年无线电通信专业毕业，留校任教 20

年。1979 年调电子工业部，先后担任微波处和卫星通信办公

室负责人。后赴美国硅谷工作 20 余年。曾活跃于学术界和科

普界，任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普及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展望出版社副总编。还曾任过 《微波学报》、 《知识

就是力量》、 《无线电》、 《电子世界》 等多种杂志，以及 《无

线电爱好者丛书》、 《电子学基础知识丛书》、 《第二课堂丛

书》、 《少年新技术丛书》、 《电子应用技术丛书》、 《新视角

科普系列丛书》 等多种丛书的编委。

著有 《微波传输线设计手册》、 《现代微波滤波器的结构

与设计》、 《电磁场与微波传输线》、 《微波网路元件与天线》

等多部专业著作。撰写过 《生活在电波之中》、 《“超级间谍”之谜》、 《茫茫宇宙觅知

音》、 《信息社会向你招手》、 《给地球照相》、 《先进的电子对抗系统》、 《神秘的战

争》、 《新武器的幽灵》 等科普图书和大量的科普文章，创作量超过 1 000 万字。获得

过电子科普优秀作品奖、少年百科丛书优秀读物奖、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

作品一等奖、世界通信年全国通信优秀作品奖等。

图 1 甘本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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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书： 《生活在电波之中》、 《今天的科

学》；还有您发表在 《知识就是力量》 上的两

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茫茫宇宙觅知音》、

《谁是电波报春人》。”

老先生睁大了眼睛，显然十分惊讶，也非

常高兴：“是吗？那时候你在哪里？多大年

纪？”我告诉他，当时我在柳州，念小学五年

级，11 岁。 《生活在电波之中》 首版距今已

有 30 年整，也正好是我们俩之间的“岁差”！

我说，我还记得， 《今天的科学》 是分几辑出

的，一个名叫练军的同学得知我只有第一辑，

就表示愿意把他手头的第二辑送我。那天中

午放学后，我竟迫不及待地跟着他回家去取。

在他家门外边等着他拿书时的情形，至今我

仍记忆犹新。

与本祓先生重续“前缘”，我备感亲切、

温馨。几年来，我们鸿雁传书、沟通频繁，成

了忘年交。其间，经我向担任“少儿科普名人

名著书系”编委会主任的叶永烈先生推荐，本

祓先生的 《生活在电波之中》 新版很快得以面

世。这个新版本相较我在 1979 年读到、列入

“少年百科丛书”的第一版，增厚足有两倍还

多。作者“宝刀不老”、激情再现，不仅将原书

的基本知识作了扩展和延伸，而且添加了许多

这 30 年间发展起来的新领域所涉及的内容。

遗憾的是，我当年的珍藏如今已不知去

向。然而，它朴实、简洁的封面形象，在我脑

海里依旧留存着深刻的印记。本祓先生在该书

“序曲”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尹传红先

生，是他告诉我少时曾是 《生活在电波之中》

的小‘粉丝’，才鼓起了我续修该书的热情。”

而我，则把这看作是对自己当年所受教益的一

种自然“回报”。说来我该感谢、感激、感恩

他老人家才是啊！

可以想见，这样的受益者、感怀者绝非我

一人。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终于也有幸得以见

证。2012 年 10 月 8 日，本祓先生作为特邀代

表参加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又见到了诸多老朋友，还有好些过去未曾

谋面，但是对他“仰慕已久”的科普界人士。

我陪伴本祓先生身旁，听人跟他提得最多的，

是他写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两篇成名作 《茫

茫宇宙觅知音》 和 《谁是电波报春人》，以及

他当年牵头组织编写、广有影响的 《无线电爱

好者丛书》、 《电子学基础知识丛书》 和 《电

子应用技术丛书》。

“科普界好像是重新‘发现’了甘老师

啊！”在听到科普界一位老前辈说的一句话后，

我心里不由地生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位著名的

科普作家跟本祓老师握手时十分激动，他说：

“老甘呀，当年我可是读着你的科普作品学习

科普创作，受你的影响很深哇！”

谁言科普天地小？缘分相牵事不少！我们

的访谈就从这开始———

专业文章不好写，科普文章更不好写

尹传红 甘老师，“结识”您之后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回想起少年时代所

读过的您的科普作品；也注意到，“甘本祓”

这个名字上世纪 90 年代后就没再出现过，您

似乎突然就消失了。说句不太恭敬的话，我

还以为您……

甘本祓 哈哈！不只你有这样的猜测，我

的一些老朋友也曾这么想过。说来话长，那是

图 2 甘本祓早年出版、收入“少年百科丛书”的两
部科普著作。其中， 《生活在电波之中》第一版第一
次印刷 32 万册，后又多次印刷再版，累数印数已超
过 500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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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需要，我出国了。当年也留下一些遗

憾———走时欠了好几笔“文债”：在专业创作

上，我承担编写的教材 《宽带微波器件》 和专

著 《微波噪声技术》 都只写了个开头，就搁下

了；而在科普创作上，答应为科普出版社主编

一套 《21 世纪热门话题丛书》，提纲和选题都

已拟好；还有应约为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写 《科学家谈 21 世纪》 的稿子，也只开了个

头……最后只好作罢。出国后，与国内媒体、

出版社和科普界接触很少，加上事务繁忙，也

抽不出时间和精力进行业余创作。因此，也只

有封笔，这一晃就是 20 多年了。

尹传红 看得出来，您人缘不错，大家对

您“归队”都深感快慰。我的印象中，您在科

普创作方面不仅资历很老，而且很早就介入了

科普作协的相关工作。

甘本祓 资历谈不上，只是涉足早而已。

要说对科普作协，我还真的很有感情。我曾参

加过 1979 年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并在 1984 年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时进入了主席团。那是科普作协的初创

时期，人不多，参加的都是科普界的“干将”

们。大家热情很高，我当时参加好几个专业委

员会的活动，工交科普、少儿科普、国防科普

都曾涉足。国家也很重视。记得第一次代表大

会时，是胡耀邦和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

表们，讲了科普对强国富民的重要性，还说了

许多给大家鼓劲的话。第二次代表大会则是方

毅与会祝贺的。后来我就出国了。

尹传红 那些年里科普、科幻十分“红

火”。现在我所熟悉的一些科技界人士，有不

少当初就是因为受到科普、科幻作品的熏陶

而爱上科学的。

甘本祓 本来，我认为，科普界早就把我

忘了，于是我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处写

了一封信，“投石问路”。不意，很快收到了

副秘书长孟雄的一封电邮，他的热情和尽职

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2009 年 9 月，我回到北京，见到了孟雄。

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他不仅给我介绍

近年来国内科普界的盛况，而且告诉我：“明

天上午 10 点，在浙江大厦二楼的张生记餐厅，

正好有一个科普界老友们的聚会，您去一趟，

定能见到一些老友。”

他当即拿起手机，拨通了聚会召集人、科

普作协原副理事长汤寿根的电话：“汤老，我

是小孟，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

“会是谁呢？你提示一下。”

“一位你们的老朋友，姓甘。”

“呵，我知道：甘本祓。我正在编 《建国

60 年优秀科普散文选》，选了他两篇文章 《茫

茫宇宙觅知音》 和 《谁是电波报春人》，正愁

找不到他呢……”

孟雄随即把手机递给我，于是我与老汤热

情地交谈起来，并约定第二天见面。也正是在

那一天有幸结识了你。

尹传红 孟雄的联络工作可真及时，千里

有缘一线牵啊！

甘本祓 是呀，要不我们两人何以能够见

面，重续“前缘”？其实，也正是在你和其他

新朋老友们的鼓励之下，我这退休老头才重拾

荒笔，回到科普创作的路子上来。

尹传红 隔了那么长时间，对科普还有

“感觉”吗？上手是否顺利？

甘本祓 重新“操刀”，还不算太费劲。

这实在是得益于自己早年所做的尝试和探索。

科普作品与专业文章不同。专业文章是写给专

业人士看的，对象是同行专家或有必要掌握系

统知识的学生。因而它可以就事论事地介绍科

技内容，可以用方程、曲线、图表表达，一路

推演下来。有时，为了把实际问题理论化、把

特殊问题普遍化，通常不但不必回避抽象，甚

至还要去追求抽象。

而科普文章则不然，它是写给大家看的，

对象广泛而随意，要使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科技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都能看、愿看，最好

是爱看，而且看了能懂。这就要求写科普文章

时，要回避数学语言，要尽可能形象，或者说

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既不能板起面孔“讲

课”，又不能油腔滑调地只写些“花边”。换句

尹传红 “喜笑颜开”写科普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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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必须用严肃的态度、生动的语言、恰当

的比喻、必要而准确的数据来揭示所介绍的科

技问题的精髓。这样才能使科普作品论之有

物、看之有趣、听之有理、思之有获。

尹传红 您是科技专家出身，又搞过科普

创作，对于两者的难易程度，可有什么体会？

甘本祓 两方面都很难。一句话：专业文

章不好写，科普文章更不好写。举个例子，我

写 《现代微波滤波器的结构与设计》 （科学出

版社出版），130 万字的大部头专业著作，用

了 3 年；而写 《生活在电波之中》 （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4 万字的科普小册子，却

用了 1 年。

听说现在国内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评职

称时，专业论文才算成果，科普作品就不算数。

这点我觉得十分不妥。其实，在国外无所谓

“科普”文章，都叫“科学”文章。试问霍金的

《时间简史》算不算科普？算不算一大成果？科

普在建设文化强国中同样起着关键的作用，如

果我们“作践”科普文章，那还有谁愿意去做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又怎么能指望类似

《时间简史》这样高水平的科普作品问世呢？

科普是教育的延伸，是科研的牵线人

尹传红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近年来国内

科技界和科普界时有议论。有一种观点认为，

这是两个“行当”的事，不应相提并论、混为

一谈。不过，科技资源和科研成果的科普化问

题，已引起各方重视并开始实践。特别是，实

施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科普化试点，呼之欲

出。这里我想向您请教，您如何看科普？

甘本祓 在我看来，科普是时代的呐喊，

科普是时代的先驱，科普是教育的延伸，科普

是科研的牵线人。人人都需要科普，科普不是

可有可无，而是非干不可。常言道：没有文化

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没有科技武装的民族是

软弱的民族。而没有科普的民族是什么呢？我

认为是既愚昧又软弱的民族。

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科学家“唱”的

是 《阳春白雪》，科普工作者“唱”的是 《下

里巴人》。错！ 《下里巴人》 人人会唱，还要

什么普及？科普工作者工作的实质，或者说

“伟大”之处，就是要把 《阳春白雪》 改写成

《下里巴人》，把深奥、艰涩的科技问题用浅

显、通俗的语言解释出来，让大家懂；甚至，

在此基础上去应用、去发明、去创新。

尹传红 这副重担，不是人人愿挑、人人

能挑起的。

甘本祓 对！专业书籍外行看不懂，要把

外行变成内行，得靠科普引路，引起人家的兴

趣。想钻研了，才有可能入行，进而成为里

手、专家，再去发现、发明和创新；或者，把

他原来的专业与新入门的专业结合 （融合），

开拓出更新的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闯出一片

新天地来。这就是科普的一大功勋。我在 《生

活在电波之中》 的新版中，专门写了一节“无

线电爱好者的功勋”，就是为业余创作和科普

事业唱的一曲赞歌。

尹传红 当年您从事科普创作，也是业余

起家呀。那时您身边的人怎么看？

甘本祓 其实，当初我写科普时，亲朋好

友和同事知己中也不乏反对者。他们认为我正

值搞专业的黄金年华，又已经在学术上有了自

己的专长，应该乘“胜”追击才是。当时，除

了本职工作外，确有不少研究所和大学请我去

讲学、讲课，去参加科研成果或新产品鉴定会；

还有好几个学会邀我参加有关专业委员会的学

术活动，以及一些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他们

说：就算还有精力和时间，不如继续深入地进

行专业创作，何必“浪费”时间去写科普呢？

尹传红 这与看不起科普工作的偏见，实

际上是同一种思路。

甘本祓 当然，我非常理解和感谢亲友们

对我的关心、爱护之情，可我并不赞同他们的

观点。我喜欢专业写作，也写过不少专业书和

学术论文。但我同样喜欢写科普文章，我认为

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不仅都是创造性的工作，

而且都有利于我专业水平和学术修养的提高。

另外，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对专业工作者而

90



跃跃跃跃跃跃跃跃跃

言，在进行科普创作时，除了同样能提高写作

能力之外，至少还有三个额外的收获：

其一是，思路更广了。这是因为，在通俗

解说专题的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回避专业术语

和公式，而采用旁征博引的方式或有趣的方式

来说明问题，就使得专业人员要更广地去搜寻

例证，搜寻与读者日常生活的联系，搜寻其他

学科相关的或相似的问题。这样思路就更广

了，也有利于专业工作者知识面和钻研思路的

扩展，甚至为自己找出新的交叉科学的研究课

题来，进而去创新、发明。

尹传红 记得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及，他的许多科学观点

都是在他撰写科普文章时闪现于脑际的；美

国物理学家兼科学作家托尼·罗思曼向科学同

仁们推荐的一个成功经验则是：撰写科普文章

可以把想象力从技术细节中解放，并让新思想

扎下根来。

甘本祓 概括得真好！我要说的第二个收

获就是，对专业问题想得更深了。这是因为，

为了写出非本专业人士能懂的文章，就自然地

“迫”使专业人员主动地站在外行的角度来看问

题、想问题和提问题，然后又自己去解答问题。

这就像我当年在大学教书时，学生的提问常常

把我给“考”住，进而启发我对问题做更深入

的钻研，这就是“教学相长”。写科普也是如

此，当你“像”外行那样，去多问几个“是什

么”、“为什么”之后，对专业问题就想得更深

了。甚至还能“引爆”更有价值的突破点，从

而在对该专业课题的理解上更进一步。

其三是，与外专业人士和传媒界人士的接

触多了、广了。这不像搞专业交流，常常只接

触同行。“三人行必有吾师”、“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从非本专业人士和传媒界“消息灵

通”人士那里，往往能学到许多自己不懂、不

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东西，既开阔视野思路，又

拓展钻研领域，甚至碰撞出新的学术火花来。

尹传红 可否进一步谈谈两者相辅相成的

一些“案例”或体会？

甘本祓 可以这样说，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

和 80 年代，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我在专业创

作和科普创作上都获得了“大丰收”。那期间，

我除了电磁理论和微波的教学外，科研主要是

参加三个方面的工作：我国第一批微波噪声标

准的制订；第一代微波接力通信系统和实验通

信卫星的研制；遥感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等。

那些年里，我既写了一些专业书和学术论

文，也写了不少科普书和科普文章。在专业方

面，由我牵头，我与教研组的同事合编了一套

教材，编译了一些专业参考书。如 《电磁场与

微波传输线》、 《微波网络元件与天线》，以及

《微波传输线手册》 和 《卫星通信技术》 等。

与之相应，在科普方面，作为我研究遥感

技术的“副产品”，在参加中国宇航学会的遥

感专业学术会后，应出版社之约，我写了介绍

这门新兴技术的两本科普书：一本是介绍军事

航空航天遥感的 《“超级间谍”之谜》，另一本

是介绍民用卫星遥感的 《给地球照相》；还写

了 《生活在电波之中》、 《来自大气层的警报》

和 《微波可怕吗———介绍微波的防护知识》；

此外，还参加了 《日用科技手册》 和 《世界机

电公司手册》 的写作，等等。

正是这样的交叉写作，既提高了我的专业

水平，也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同时，还增强

了我更清晰地解说专业问题的能力，这对我的

教学和学术交流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一句话，我深深地体会到，科普创作对我

的专业水平是起促进作用的，能得到进行专业

创作得不到的东西。专业创作和科普创作，是

我提高学术水平、飞向更高境界的两只翅膀。

把读者当成自己的主考官

尹传红 《知识就是力量》 杂志当年刊发

过不少您写的专题系列文章，似乎跟科普相

关，可又不像是通常意义的那种科普作品，甚

至还有不少想象和展望的色彩。

甘本祓 那些专题系列文章，如 《电子的

挑战》、 《旅日科普随笔》、 《青春的事业———

献给世界通信年》 等，可以说是我出国考察或

尹传红 “喜笑颜开”写科普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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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后，写专业报告之外的一

些“副产品”。从宽泛一点的视角看，我想，

它们也属科普作品，而且是我比较看重的一

种科普创作形式，尽管它们跟新闻通讯或述

评有点类似。

因为，我认为向读者介绍科技的最新进

展，应当是科普工作的核心。如果人人都关心

科技进步，对它的新进展“着迷”，当然就会

去钻研、去应用、去发明，这就是科普作品引

导创新和激励创新的力量所在。我这两年的新

著，更向这个方向倾斜。就拿 《生活在电波之

中》 的新版来说吧，那里面不仅讲了许多史

实，也有不少最新事件的评述。比如，最近

(2012 年 12 月)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世界末

日”问题，我在两年多前就已写进书中，对其

进行评述了。

另外，我在写作时，常常喜欢把当天听到

的新闻加进去，并加以评述。这也可以算是我

写科普作品的一个风格吧。这点在我 2013 年

将要出版的两本新书中，你会更明显地看到。

尹传红 抱歉，打岔一下，您认为科普应

该写什么？

甘本祓 我想，优秀的、能够真正给人以

启迪的科普作品，应该做到研读过去、阐述现

在、展望将来。

对过去是介绍和总结，讲发展史、讲发明

的思路、讲经验教训；对现在是解释和推广，

讲原理、讲应用；对将来是幻想和预测，幻想

是艺术，预测是科学。幻想是思维的翅膀，科

学才使人真正飞翔。这当中也包括展望和预

警。比如，在 1985 年发表的一篇 《旅日科普

随笔》 的开头，我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

科学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人类应该怎样

利用科学？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始终

萦绕在专家、学者、哲人、平民的脑海中。

有人说，科学正创造着新的文明和新的局面，

而有人却说，科学正促进资源的枯竭和环境

的污染；有人从科学的发展中感到兴奋，而

有人却从科学的发展中悟出了危机；一方面

看到的是创造和建设，另一方面感到的是战

争和破坏……难道人们能简单地断言：前者

是乐观派，后者是悲观论者？不，对于这样

的问题，应该有更复杂的答案。

尹传红 看来，您那时写科普就已经有些

问题意识了。您想达到的目的是：让读者跟着

您一起去思考？

甘本祓 还不止那时，早在上世纪 70 年

代末我就写了 《来自大气层的警报》 和 《微波

的人体效应》，呼吁重视环境污染，强调“温

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和“电磁污染与

防护”的问题。可惜人微言轻，各国政府并不

重视，人们大多也还蒙在鼓里。一直到许多年

后，人类因此而吃尽苦头之时，联合国才出面

为限制温室效应排放制订了 《京都议定书》，

为防止继续损坏臭氧层制订了 《蒙特利尔议定

书》；如今大家手机不离手，电脑随身走，微

波炉天天用，互联网时时开之时，微波污染才

成了“时髦”话题，政府忙着制定标准，人们

忙着打听防护措施。

所以，我的确认为科普的主要作用之一，

就是要提出问题，并与读者一起去思考、寻求

答案。要做到：人在文中，文在心中。我写科

普文章时，总是把读者当成我的主考官，他在

不断地向我提问：是什么？为什么？过去怎

样？将来如何？……而我则像考生一样去回

答。我希望自己首先要对这答案满意、被答案

激励，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要有

“自己十桶水，给人一桶水”的准备。而要做

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写作的过程就

是不断地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也许有人说：科普、科普，就是把已有的

科技成果和知识进行普及。既不是研究，又不

是发明，现成的东西，还探索什么？也许又有

人说，科普作家应当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既然

如此，还学习什么？探索哪样？也许还有人

说，写科技著作是创造，而写科普作品是抄

抄写写的“小儿科”，过去剪刀加糨糊，现在

多点几下“复制”再“粘贴”足矣，还有什么

可探索的？

尹传红 不能不承认，至少我这样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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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初级也比较肤浅的科普，就是这个样子的。

甘本祓 实际上，需要探索的很多，我自

己深有体会。1979 年创作 《生活在电波之中》

时，我在大学已教了 20 年的电磁场理论和微

波技术课程，教材和专业著作也出了好几本，

按说对科技内容相当熟悉了。那时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找上门来，希望我为“少年

百科丛书”写一本介绍电波的书，我想应该毫

无问题，就答应了。谁知一提起笔来，却是问

题一大堆：怎么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怎么把

高深的理论通俗化，怎么把用微积分、数学物

理方程表达的问题，用语言来表述，而又能保

持概念正确。甚至，怎么开头，怎么连贯，怎

么结尾都是问题，不下一番苦工夫不行。

尹传红 您这番通俗化的工夫真是下足

了。 《生活在电波之中》 “开头的话”，起始

那几句散文诗般的话语，令我这个当年的小

读者一直难以忘怀：

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东西，是光波的作用。

我们的耳朵能听见声音，是声波的作用。

有一种波，我们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但

是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无时无刻

不在为我们服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虽然不熟悉

它，但是我们生活在它之中。

甘本祓 的确，怎么让电波这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事物，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不

容易。当年我反复地想、反复地改，真是绞尽

脑汁。比如讲到电波的波形，我写了一段 《给

电波画像》，效果还不错，就是新版第 32 页和

33 页里的这几段：

我们可以根据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概念，给

它画个像。画出来的像是这样的：电力线套着

磁力线，磁力线再套电力线，这样一圈一圈地

套下去，电波也就越传越远了。

这样的力线图可真像一环套一环的铁链

子。电场和磁场则像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

弟，手挽着手奔驰向前。

也有另一种画法，就是画一圈圈的同心

圆。就像把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了一圈圈水波

那样。圈圈越来越大，就表示电波传向了远

方……

还有一种画法，就是沿着水平方向，画一

根有起有伏、起伏交替、连绵不断的线，就像

绳子被抖动的形状……

后来， 《中学生》 杂志专门把这一节内容

抽出来选登， 《少年科普佳作选》 也将它收入

其中。如果不努力探索，是达不到这样好的效

果的。那些年里我写的许多科普书和科普文章，

一直都秉承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不敢懈怠。

“板起面孔”与“喜笑颜开”

尹传红 在您看来，科普作品的精髓是什

么？或者换一个问法：您认为科普作品最重要

的是向读者传递什么？

甘本祓 科普作品的魅力或者说精髓，就

在于能否将科学家或专业工作者的成就和探

索热情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去领会并学习他们

的探索精神，去应用他们的探索成果，进而去

创造和探索新的课题，把人类的科技水平向前

推进。

再说得深入点，“科学”是客观的东西，

而“普及”则作用于人，其对象既有专业人

士，也有普罗大众。这就必须做到科学与人

文相结合。所以，我搞科普创作的体会与写教

科书大不一样。我在大学里教了多年的书，写

了不少讲义和教材，形象地说，都是“板起面

孔”去写，公式加术语。但我写科普作品时，

却是“喜笑颜开”去写，文章加诗意。我认

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普及就是向大众通

俗而深入地去解释自然。大自然如此美妙，充

满诗情画意，我在进行科普创作时，就应尽量

把它们发掘出来。

尹传红 这也正是我所理解、欣赏和追求

的层次“高”一点的科普。请继续。

甘本祓 举例来说，我在为“少儿科普名

人名著书系”写 《生活在电波之中》 的“续

篇”时，就是饱含着对大自然的激情下笔的。

我曾经站在旷野仰望蓝天，去到海边极目追

尹传红 “喜笑颜开”写科普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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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漫步林中荡涤心身，由此我感悟到了，应

该如何去写太阳、大气、地球与电波的关系。

这不仅让我得以流畅地表达出科技命题，而

且还随兴发挥，写就一首歌颂地球母亲的“科

学诗”。当然，好不好，另当别论，但却是发

自内心的感情抒发。

尹传红 我觉得挺好。您在介绍卫星遥感

的应用时，用诗句所作的“粗略描述”，也很妙：

地上有多少物种？数也数不清；（资源调查）

地下有多少宝藏？查也未查明。（寻宝探矿）

潺潺的溪流，如何汇成江河？（流域变迁）

茫茫的大海，有啥变幻奇景？（海洋监测）

就我所见，富含诗意的科普作品还真是稀

罕。您是不是很喜欢诗？

甘本祓 我是个学者，不是诗人，但我真

的很喜欢诗，这是从小熏陶出来的。我的童年

时代在四川度过，父亲当时在成都黄埔军分校

工作 （他跟赵世炎是同班同学，曾资助其出

国），母亲是个文学修养颇高的小学校长。父

亲奉调出川抗战，我和母亲成了随军家属，我

就成了“校长”唯一的学生 （日本侵略者空袭

时把她的学校给炸了）。思乡的母亲教我背的

第一首诗就是“床前明月光……”她要我每天

背一首唐诗，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后来诗

经、宋词、元曲也都上来了。上大学后，我喜

欢上新诗，觉得它更开放、自由，国内外名家

的诗背了不少。

不过，我自认并没有写诗的天才，只是写

文章时爱引几个诗句而已。有时在行文中也免

不了即兴发挥，诌几句“打油诗”，作为承上

启下或结尾的“段子”。事实上，在写作中我

更多运用的是散文。我写科普文章倾向于采用

散文形式，即使不能贯穿全文，也常常在文章

的开头，铺陈一段散文式的引语。这样，既可

点题，又可调节一下文章的氛围。我的中、短

篇科普文章，几乎篇篇都是这样的“格局”。

尹传红 30 年前我读您写的科普名篇 《谁

是电波报春人》 时，已经见识过。前时翻检出

这篇文章，重读仍感到十分亲切：

春，给人以幻想的启示；春，给人以美的

陶醉；春，唤起人对新事物的热爱与向往……

年青的人，谁不愿为春唱一曲赞歌，谁不

想沐浴在春天的和煦、美好的阳光之中？

可是，年青的朋友，当你在这科学的春天

里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当你从收音机……

甘本祓 这固然是我的一种写作习惯或风

格，但更确切地说，这样做，是企图让我自己

进入一个诗情画意的创作氛围中，以便更好地

运笔。在开始动笔的时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

候，你猜我会做什么？我常常会静下心来，去

背诗或读诗。说也奇怪，往往很灵———思绪很

快就打开，下笔也流畅了。

我的写作能力，也得益于受母亲影响而

阅读过的许多武侠和古典小说。抗战胜利后，

家住南京，欧美书渐多，又读了不少。上大

学和工作后，阅读面就更广了。除了诗集外，

读得最多的是人物传记、中外剧本和战争题

材的小说。

尹传红 您父亲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甘本祓 也有不小的影响。从我 8 岁开始

父亲就“逼”我写日记，说这是修身养性的好

习惯。你想，一个男孩，又随军中，喜欢的自

然是舞刀弄枪，怎么会爱舞文弄墨呢？因此，

经常完不成“任务”。父亲虽是军人，却从不

对我“动武”，他忍了我两年。

我 10 岁生日那天，父亲送了我一份特殊

的礼物： 《孝经》。然后，板着面孔对我说：

“百事孝为先。敬孝，最起码要听父母的话，

我让你记日记，这么简单的事，都说两年了，

你做得怎样？从今天起，你从头来，坚持天天

写，哪怕记‘流水账’也可以。如果实在觉得

没什么可写，就抄一段 《孝经》 ……”

从那以后，在父亲的严格督促和母亲的耐

心辅导下，我开始记日记，逐步养成了习惯，

一直记到大学、记到工作、记到“文化大革

命”，才停了下来。

虽“苦”犹“荣”的岁月

尹传红 回过头来我想问，您是怎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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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科普的呢？

甘本祓 起初，我是很喜欢看科普文章，

“文革”前的科普杂志 《无线电》、 《知识就是

力量》，我是期期必看；其他的还有 《科学大

众》、 《航空知识》 等，也常看。科普书则看

得不多。由于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所以读的大

多是这方面的科普书，如 《无线电爱好者读

本》。至于科幻书，当时西方的译本很少，主

要是苏联的作品。对苏联“宇航之父”齐奥尔

科夫斯基撰写的两部科幻小说———《在月球上》

和 《在地球之外》，我印象比较深刻。

但我在 40 岁以前却没有写科普，主要是

没往这方面想，当时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编

写专业书与大学教材上了。写科普书和科普

文章，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才开始的。

尹传红 粉碎“四人帮”后，在“科学的

春天”里，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无线电热。这

一点我也感受到了，当时风行自己买材料组装

收音机。我 10 岁刚出头，父亲就给订了 《无

线电》 杂志，其实根本看不懂。

甘本祓 那会儿中国电子学会重新恢复活

动，由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孙俊人主持学会工

作。他很重视业余无线电活动和科普工作，

亲自兼任学会普及委员会主任。要开展具体

工作时，他想起了我这个学生 （他是我的大

学老师），把我召去，让我担任普委会副主

任。在广泛征求许多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

上，我们将普委会重点要抓的两项普及业余

无线电活动的措施上报孙部长，得到他的大

力支持。

一个是，由电子学会出面联系电子工厂处

理元器件供广大无线电爱好者邮购装机之用。

另一个是，组织编写三套普及无线电技术的

丛书，即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由人民邮电

出版社出版； 《电子应用技术丛书》，由科普

出版社出版； 《电子学基础知识丛书》，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

尹传红 当时，社会上对普及无线电电子

学知识的书籍需求呼声很高，难怪这三套印

量很大的书出版后影响也很大，最近几年里

我常常还听人提起呢。

甘本祓 是的，“文革”那 10 年真的把

文化和科学“革”得差不多了，知识断了档，

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相关读物缺口很大。为

此，我们组织了一个很强的编委会班子，请清

华大学的孟昭英教授任主编，各位编委都是中

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老一代无线电电子学

专家。很快地，大家都“真刀实枪”地干起来

了。作为晚辈，我非常佩服前辈们对科普工作

的重视和治学的严谨。

也正是老一辈专家、学者尊重科普工作、

认真而积极地从事科普创作的态度，深深地感

染了我，为我树立了榜样。当时，我负责中国

电子学会，后来又负责中国计算机学会的科普

工作；加之本来就爱写文章，自然而然地，我

也就有了写科普文章的念头和责任感；而且，

因编写专业书和教材，我与出版社的接触本来

就多，在负责这三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后，跟出

版社和传媒的联系就更密切了。

尹传红 于是，写科普书和科普文章的稿

约也就来了。

甘本祓 确实如此。最先找我的是两个单

位：一个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该社

正编辑“少年百科丛书”的周以谟，约我写一

本有关电子技术的书。当我终于在 1979 年国

庆 30 周年前交出 《生活在电波之中》 的初稿

时，真的感到如释重负。周以谟这位亦师亦友

的老大哥，几乎是让我“进修”了一堂如何给

少年儿童写文章的课，我一直记得他同我讨论

书稿时的音容笑貌。2009 年国庆 60 周年前，

我回到北京，有幸与他重逢，大家都垂垂老

矣。回首往事，却备感欣慰。因为，当年我们

总算合力为少年朋友敲开了电波这扇神秘的

大门。

另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在中央

台科技组工作的姜聚杰，约我为“科学知识”

节目写稿。我交出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神秘的

战争》，介绍了电子战。或许是中央台有意为

之，正好选择中国电子学会恢复活动后第一次

在大连召开学术年会期间播出，而大会秘书组

尹传红 “喜笑颜开”写科普人 物

95



总第渊010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总第渊010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12 年4月 第 7卷 总第 渊037冤 期2 2012 年4月 第 7卷 总第 渊037冤 期2 2013 年2月 第 8卷 总第 渊042冤 期1

渊责任编辑 张南茜冤

又正好让我分工负责会议宣传工作，接待中央

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们。这样一来，我这个刚出

道的所谓“科普作家”的头衔，就让这些媒体

记者们闹哄哄地“坐实”了。

尹传红 会后，同样可以想见，其他报刊

的稿约也纷至沓来了。

甘本祓 没错。由于我主要还得忙专业工

作，这就真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当中，“索”

稿最积极的要数王天一先生主编的 《知识就

是力量》 杂志，他们直接从中央台科技组拿走

我的稿子，就给登出来了。然后，再让责任编

辑赵震东向我约新稿，有一次他居然这样跟我

说：“下期的那两个版面给你留着，如果你的

稿件不来，杂志就得‘开天窗’了。”

更进一步，我被 《知识就是力量》 聘为兼

职的编委、常务编委乃至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这当然不是挂名的。如此一来，其他报刊也开

始“仿效”，认为这是约我写稿、审稿的“好

办法”。于是，我又多了不少报刊的编委、特

邀通讯编委之类的头衔，更忙了。

尹传红 曾听您的一位老朋友说起，给您

授“衔”的，一度几乎囊括了上世纪 80 年代

所有与电子技术直接相关的报刊，“火”得

很哪！

甘本祓 这也就“逼”着我努力写作，俨

然成了那个时期的一个“高产”科普作家，

常常在一年中同时写几本书、同时为不同的

报刊写文章。这种状况，直到后来我出国才

得以改变。现在回想起来，可谓是虽“苦”

犹“荣”啊。

尹传红 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近来您忙乎

什么？在科普创作方面，今后有些什么打算？

甘本祓 现在，经老友“煽动”、新朋

“邀约”，真的又“忙”起来了。有好几个出版

社的稿约。说到“打算”，不敢奢望，主要是

年龄不饶人。如果身体争气的话，倒是想在科

学与人文的结合上多下点功夫，让自己的写作

风格更成熟一些，好作品更多一些，以不辜负

老友新朋的期望。

其实，这些年来，封笔未写，并非没有题

材，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活到这把年纪，又

在海外满世界“跑”了这么多年，沉淀不少，

感慨也多，脑子里装了很多东西，对许多东西

也有自己的看法。常常是提起笔来，就有一种

“刹不住车”的感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尹传红 您说的大概就是那本 《生活在电

波之中》 新版吧？

甘本祓 是的。原本想把原书拿去再版就

行了，但出版社不同意，说原书薄了点，与

“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的其他书“不协

调”；而且 30 年过去了，总得加点“新东西”

吧。人家言之有理，那就添个“续篇”吧。可

是，这一提笔真的就“刹不住车”了。4 个月

的交稿时间到了，写了 30 多万字。好像又

“多”了点，于是又“砍”掉一些……

同时，在添“续篇”的过程中，就真的有

不少新的头绪涌出。于是交稿之后，又重新开

张，沿两个线索写下去，写出两本，这就是我

前面提到的即将由科普出版社推出的新书：

《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和 《硅谷轶

事：浪涌山景城》。你会看到，这两本 （其实

也包括前面写的“续篇”），已经与我 20 多年

前的风格，不完全一样了。

尹传红 文稿大部分我都拜读了，确实，

对您有新发现，也有新感受。

甘本祓 最近，正应湖北科技出版社之

约，为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整理一

本我的“选集”，题目还是用老友新朋们都比

较喜欢的 《茫茫宇宙觅知音》。这本书 2013 年

也会出版。另外，应电子工业出版社之约，还

要为他们写两个选题，也算是还他们一笔“文

债”。因为，30 年前他们社一成立，就特聘我

为“学术顾问”。可是，我确没有“顾”得上

“问”。那就争取用努力创作来还“债”吧。

总之，如今年已七十有六的我，是在用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来激励

自己，争取为祖国的科普事业、建设文化强

国略尽绵力。与全体中华儿女一起，共圆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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